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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指又称前指、上指、照应等，关于“回指”的研究，学术
界已有深入细致的研讨，例如陈平（1987）、廖秋忠（1992）、胡
壮麟（2001）等。胡壮麟认为“回指是用一个词项指代前文中
提到过的单位或意义的语言单位”。[1]众多学者研究“回指”时
着手从大方向去研究回指的语义制约因素或语用功能，这样

的研究，最为突出的局限是不够细致、也不具体，例如，在研
究中就较少结合具体方言的句式、句类。下面我们以漳州方
言的回指处置式为例，分析其特征及制约因素。
漳州市位于福建省西南部。依 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

集》，及 1999年张光宇《东南方言关系综论》的方言建议，“汉
语方言首先分南北。闽语属于南方方言，是南方方言底下可
以细分的远江方言的一种。”[2]我们认为，漳州方言也当属闽
南语片区的一种次方言，与其它方言或普通话相比，漳州方

言处置式的回指有其共性、个性表现。本文试图对漳州方言
回指处置式进行初步的探讨，据此窥探回指处置式在交际传

播中如何“凸显”其语用价值。
一、分布特征与语义限制
结合解正明 、徐从英（2008）的研究，根据处置式动词后

的宾语情况将处置式相应地划分为三种：“复指宾语型处置
式、保留宾语型处置式和零形式宾语型处置式”。[3]在漳州方

言中均可发现这三种处置式，最为特殊的是“共伊”型复指处
置式。下面我们以漳州话的材料为例，参考《漳州方言词典》、
黄伯荣 1996《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闽南话漳腔辞典》，在核
对、补充的基础上，对所收录的处置句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分
析。
“宾语 + 甲伊 + 动词”这种处置的说法是漳州腔各地普
遍通行。“NP”是受事主语提前，与“伊”共指。为了便于表达，

我们将该句式码化为 S：“NP+ 共（甲）+ 代词 +VP”。依据
Hallidy（1985）所提出的主位和述位的特点，[4]我们将此结构
划分为两个部分进行分析。
（一）主位“NP”分析
主位是交际内容的出发点，主位是已知的信息。依据句

型“NP+ 共（甲）+ 代词 +VP”，从句子成分的划分上看，“NP”
在这充当了主语。但若是从叙述的出发点看，它是主位，里面
有两种叙述的可能。句子叙述的主位或视角是动作的主体或
者是动作的客体，也就是说“NP”可以是施事主语也可以是受
事主语。如“汝甲伊拿走。”但这时“伊”是“拿”的宾语，“汝”是
“拿”动作的发出者，很显然这种情况中的“汝”与“伊”不是形
成共指关系。要形成共指的前提是“伊“与前面的“NP”同是动
作的客体。其中 NP是名词性成分，多为受事对象；VP是动词
性成分，一般由“动词 + 起来 /出来 /去”构成。
可见，在这种情况下，“NP”只能是一种受事宾语提前的

可能。为形成共指句子叙述的主位或视角是只是动作的客
体。我们可以把这种使用频率较高“共伊”类处置式概括为
“NP（受事）+ 甲伊 +VP”式。请看下面例句：

上述是 3个由“共伊”引导的表达“处置”义的句子，与普
通话的处置句有很多不同：

从表述的内容上看，在左边这一组里，主位是直接提前

的宾语；在右边这一组里，主语常常隐去不提，是句子谓语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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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普通话或其它方言相比，在漳州方言处置式有其特殊的一

面。例如“共伊”（[kai]）所形成的回指型处置式，有其特殊的语义条件限制和
语用功能。尽管回指在句内有不同的位置分布，其语义表达重点基本相当，
但在语用表达上却大有不同，即可加强处置意味。因而，随着使用频率的提
高，“共伊”的复指义也从泛化逐渐走向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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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主体。按照人们言语交际时传递信息的安排习惯，一般是
主位在前，述位在后；主位“NP”当属于“有定”的已知的旧信
息，述位当属于“无定”的未知的新信息。从已知的旧信息看，
它们叙述的视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前者“NP客体”作为表述
的对象或出发点，叙述的视觉是动作的客体，后者“NP主体”
隐含，但作为表述的对象或出发点，叙述的视觉是动作的主

体。因此，表述目的自然也不尽相同，前者表述的重点“客
体”，是“要被处置”，后者表述的重点在“主体”是“要处置某
事”。
其次，从上述处置例句看，句子中的“NP”，通常可以是一

个名词，例如③中的“牛”；也可以是一个限定性的名词短语，
例如①中的“撮饭”、②中的“本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NP”不分单复数。那么，句中作为复指项第三人称“伊”自然
也不分单复数。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虽然“甲伊”中代词“伊”
与先行项“NP”是一种共指关系，但由于它们在句内的位置不
同，其特点和各自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甲伊”的出现当
有其特殊具体表现。复指的个性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含强
烈的处置义，强调或凸显的是要处理的事。它以动作的客体
为主位和叙述视角，强调叙述或说明“NP”被处置的某种动作
或结果。
（二）述位的构造分析

述位的主体成分是“共（甲）+ 代词 +VP”。我们大体将其
划分为“共伊”部分和“VP”部分。

1.“VP”部分分析
根据所调查的材料，我们分析出“VP”部分的语法特征与

普通话处置式的语法特征相当，但也有不同之处。首先是谓
语动词的“及物性”。由于有受事宾语提前的限制，我们很明
显地可以看到这个“V”是一个及物动词，因而在漳州复指宾
语型处置里没有出现了普通话处置里“V”是自主动词或形容
词的例子。如“一个春节把他乐坏了”、“她把脸通红”这样的
处置式。由于在漳州复指宾语型处置里谓语动词的及物性很
强，因而我们看见的“VP”的后附成分通常不会太长，最为常
用的后附成分是添加补语和实现体貌助词“了”。补语常见的
是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例如补语“去”、“住”。整体句法成分
的结合较紧凑。动词“去”常用来表示一种结果，用在这表示
一种即将完成的结果。但它与普通话一样，动词它不能以光
杆的形式的出现。

2.“共伊”部分分析
结合陈泽平（1997）分析“共”是闽南口语里的一个处置

介词[5]，贾燕子（2011）通过论证进一步指出“共”与“甲”的音
近同义的事实，[6]我们认为“共”与“甲”同是漳州口语的处置
介词，它相当于普通话的“把”字，漳州方言中的较书面化的
处置介词是“将”字。
在漳州，长期使用、且使用频繁较高的回指处置式是“共

伊”式。作为“回指项”的“伊”与“先行项”“NP”有特殊的密切
的联系。
首先回指代词常使用第三人称代词“伊”。 罗杰瑞

（1988）指出，第三人称的说法，闽方言多用“伊”。[7]当然，这个

回指代词一定是“人称代词”，但也可以是漳州口语里其它的
人称代词，如“侬”、“ 恁”等，其模式为“共（甲）侬”、“共（甲）
恁”等，但通常是第三人称代词“伊”。“甲（共）伊”可放于句
中也可放于句末。用处置介词加复指被处置成分的代词，构
成介词结构，多数放在动词之前，也有放在动词之后。例如
“衫裤曝曝共伊”。[8]不过，这种例子在口语中比较少运用。
在处置介词后的位置上通常是补上一个代词“伊”，来代

替已经提前的宾语。这类句子中的“伊”也可以省去。
“复指”最为重要的目的是“强化”处置的程度，在漳州方
言中表达强烈处置的方法大概有两种：一使用一个处置介词

“甲”与复指共现处置对象。二混合使用“将”和“甲”两个处置
介词，与复指共现处置对象。这两种处置式表达法里都有复
指形式，在漳州方言也是很流行的处置式用法。其中，我们将
第二种概括为“将 +NP+ 甲（共）伊 +VP”。从表面上看，这两
者的区别无非是多了一个处置介词“将”。但仔细研究，不难
发现他们有更细致的差别。
（1）汝将桌仔甲伊搬出去。[9]

（2）囝仔将物甲伊食了。[10]

上述例句有其主要的特点: 一是前一个处置介词一定是
较书面化的“将”字，不用“把”字；后一个处置介词是一个较
口语化的“甲”字；二是“NP”是一个名词性词语，可以是一个
短语，也可以是一个词，如“桌仔”、“物”；三是“NP”与“甲”后
的回指代词“伊”未必都是完全的“复指”。例如：
（1）汝将脚甲侬踏住了。
上述例句中的“侬”与“脚”是一种领属关系，“脚”才是动

词“踏”真正的受事宾语，而“侬”却是“踏”的关涉宾语。可见，
“伊”“侬”等代词可复指“将”字后的受事宾语。但随着“复指”
的强化和泛华，复指的意味也渐渐的淡化，它就不完全等同

于一般的复指，有时仅仅是为突出被处置的受事者与之的某

种关系。
为了详细了解双式处置式的语法、语用功能，我们试着

对漳州方言里三种语义相似的处置式比较分析：

从表中可观察到：第一组①- ③的语法结构是“主语 + 将
+ 受事宾语 + 甲伊 +VP”；第二组 A- C的语法结构是“主语
+ 受事宾语 + 甲伊 +VP”；第三组 a- c语法结构是“受事宾语
+ 甲伊 +VP”。从第一组到第三组变化有两个：一处置介词
“将”省略，二“主语”隐含。两个不同语用说明：若用于祈使句
时，有无省略处置介词“将”时，主要是语气上的区别，有出现
“将”的“共伊”结构，在语气上显得比较和缓；而没有“将”的
结构祈使口气强烈，表示说话人带有命令的口气，如上表①
- A- a的变化。若用于陈述句时，有无省略处置介词“将”时，
主要是陈述的重点的区别，出现“将”的“共伊”结构，重在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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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一种过程，若无“将”且主语隐含时的陈述是在一种彼此明
确的语境下进行，其提醒意味较浓。
二、回指类型选择的原因分析
通过上述的举例，结合李如龙（1997）[11]、石毓智（2008）[12]

等人的研究，我们试着把漳州方言的这种处置式比较于汉语

及其它方言，我们发现虽然汉语普通话处置式中没有“回指”
这种现象，但其它方言如：“广州话、宿松方言、连成方言、孝
感、公安、巢县、确山、英山、鄂南”等也存在这种复指宾语型
处置式，比较之下，复指形式、分布上明显不同。例如，复指代
词的应用，在“孝感、公安、巢县、确山、英山、鄂南”等地习惯
用“它”，且它的位置一般在“动词”之后，而不是在句中体现
出来，在句末出现；回指代词用“佢”，如“广州话、宿松方言、
连成方言”；同属南方方言的福州、澄海、厦门、泉州、汕头、潮
州”等地处置式也存在也普遍存在复指现象，它们的回指代
词多用“伊”，并与“共伊”相连在句内体现为多。可见，处置式
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伴随着自身的方言特点不断的演

变，一方面也不断地与周边方言或自己的姐妹方言或共同语

相互关系，形成了处置式共时平面上的差异。因而，我们也认
识到方言处置式与共同语处置存在差异，即使是同一种类型

的处置式在不同方言区的表现也多有不同。但是，不论是哪
一种类型的回指，其重要的交际目的是依表达的需要而设置

的。
由于受语旨或语境的制约，不能任选其中的一种，也不

能随意替换，它们各有自己的应用价值。言语交际中究竟用
哪个句式，其实得依据表达的需要。由此看来，选择回指，尽
管在共时平面上有诸多不同，但受语用层面的条件制约却是

共同的选择。
首先，方言的口语性、随意性强。在口语特殊的语言外部

因素的制约下，方言处置式使用回指也是一种十分自然的

事。置于方言氛围中的人们，在说话时往往是想到什么说什
么，在说话中，他们也习惯把双方都熟悉的东西表述出来，成

为说话的出发点，以引起听话人的注意，然后自己再把要表

述的重点说出来，从而起到强化和突显的作用。
其次，强化和突显的力量与认知的可及性密切相关。在

人们说话自觉遵守合作原则的前提下，人们说话习惯先考虑

说什么再考虑说多少、怎么说等。回指类型的选择与距离紧
密相连。我们试着分析“直接回指”的优点，其先行项在前，属
于主语位置，是多数读者能从语言背景里可知晓的概念。
“伊”的在实际上就复指了前面“NP”的实际内容，其语法功能
是充当了动词的宾语以及处置介词的“宾语”，表示受处置的
对象。为了清楚人称代词所指代的具体形象，必然会在句内
往前进行寻找，在句中作为一个复指成分“伊”，所显示的意
义是前面的名词性成分“NP”的完全代替。从回指的距离性上
看“NP甲伊”回指处置式，回指项与先行项距离很小，在意念
上的可及性也比较强。从认知的可及性看，“直接回指”当是
首选的一种类型。
因而，这种句式得使用的频率非常高。反之，例如在漳州

话里“衫裤暴晒甲伊”这种回指处置式也用，但较少使用。从
认知的可及性来说，则上述前一个回指项的可及性要强于后

者，比较容易理解。在此，我们似乎也明白了漳州方言口语
中，选择“直接回指”的缘由。
再次，方言复指宾语型处置式的选择当有众多语用原

因，不是一种纯粹的复指。它与语言表达的经济性、结构的平
衡性、语义的指向性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当代词所指代
的，前面的同一个所指名词性成分越长的话，用“伊”指代的
方式，不仅符合人们使用语言的经济性，而且也顾及了句子

结构的平衡性，更为重要的是它使谓语动词的其指向性更为

明确，让读者很快明白了处置的对象、内容。由于受处置介词
后必要带“O”的限制，假如，我们去掉“伊”，句子的语义就不
完整，整个句子的意义也将残缺。由此可见，“伊”的存在影响
了整个句子意义的表达。随着发达的“共伊”型回指处置式使
用频率的提高，其语音的缩合程度逐渐彻底，其凝固性也不

断的增强，“伊”所指对象逐渐不明确。
综上所述，漳州方言回指处置式应用，逐渐从句法上单

纯的回指向修辞化的需要发展，从实指向虚指转化，其句类

标记性和空灵性增强。

论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南北方言背
景下的处置式比较”（项目编号：2011B249）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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